从“文白异读”看汉语、汉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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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汉字“文白异读”引入话题··列举了关键的汉语、汉字的特征，指出注重特征研究有助于科学总结语言文字规律，形成更加系统、严谨、普适的理论。文章着重介绍了周有光先生的《比较文字学初探》及其文字分类“三相法”，推崇并引用了李如龙先生关于汉语特征研究的思想和汉语、汉字特征研究的相关论述。
关键词：文白异读、汉语汉字特征、汉语特征研究、文字三相分类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enters its theme or topic by referring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written vs oral Chinese systematically. It lists the cru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writing, and points out it is very helpful and good to put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to sum up scientifically the law of languages and writings and thus form a more systematic, rigorous and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ory.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introduces Mr. Zhou Youguang’s Initial Survey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and his “Three phase classification for the writings”, holds in high esteem Mr.Li Rulong’s thought about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ites some of his relevant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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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里character这个词可以表示汉字，也具有特征的意思，看来对外国人来说汉字就是有鲜明特征的文字。汉字的“文白异读”，加上一字多音、一音多字，清楚地表明汉字的独特类型属性，即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它跟语音不是一对一的固定关系。

李如龙先生指出：“研究语言文字，重要的是从事实出发，分析类型、提取特征、考察演变、探讨规律。对于任何理论，都应该用事实去检验，看看是否符合类型的特征和演变的方向。汉语和汉字在世界上的语言中都有点“特立独行”，我们的研究应该致力于分析它的类型，认识它的特征。这样做，我们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也可能在理论上获得应有的话语权。”（李如龙，2018:384）下面让我们仔细地对汉语、汉字的特征梳理一下，避免落入某些不符合汉语实际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窠臼。

世界上不仅存在很多种语言，也存在各式各样的文字。正如社会语言学家Peter Daniels（1996, 2）所言：语言成就人类，文字成就文明。我们不能淤于狭窄的语言学视角看待文字。语言和文字同为人类交际的符号系统，可能并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各有特点和特定作用的人类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我们对以下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的论断持保留态度：Ferdinand de Saussure（1983, 45）认为，语言和书面形式构成两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原因是代表前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口头形式的语言，而不是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的组合。美国语言研究之父Leonard Bloomfield也认为，语言基本上是说话，而文字没有什么理论价值（Sampson 1985, 11）。

就文字学研究而言，我文字改革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周有光先生在93岁高龄时完成了他毕生的心愿，把人类的所有文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微观的和宏观的研究、历时的和共时的比较，出版了《比较文字学初探》（1998），与其所著《世界文字发展史》（1997）构成姊妹篇。周先生在这本《比较文字学初探》推出了客观科学分析文字形体、结构、属性、功能的文字分类“三相法”，即从符位相、语段相、表达相来立体综合地比较和分析全人类的文字。通过“三相”的多维综合聚焦，便可归类一种文字属性，这就超越了长期对汉字的“盲人摸象”式的各自局限于某一角度的定性而形成的杂乱纷扰的局面。根据“三相法”，汉字属于意音文字（字符+语素或音节+表意兼表音）。有周先生的这个“三相法”的框架，大家对汉字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有了参考坐标，不会像从前那样大家“各说各话”，常常不在同频道或同层面发表观点或交流讨论。

让我们回到汉语、汉字特征的话题上来。周先生的《比较文字学初探》从宏观的大角度总结归纳了世界文字的构成、发展、传播、演变的规律，给出了几个主要论断，这些论断都是基于对世界文字发展和类型分析的实际资料做出的：
    1.人类文字的发展阶段总体经过表形兼表意（形意文字）、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和全面表音（表音文字）的发展过程。
    2.文字的类型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而决定于文化的传播。
    3.文字类型的重大变化都是在文字传播到异民族以后才发生的。
我感觉周先生在总结规律时聚焦于事物的普遍性而忽视了事物的特殊性了，而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汉语、汉字特征的研究。在周先生著作的行文中，他基本是客观总结叙述，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主观论断。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价值取向：汉字终究会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体现了他认同的系统观和发展观。

第二点论断的事实依据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语言类型与汉语不同，但是并不影响他们使用汉字。这一条其实重在记述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并没注重结果而对此论断加以修正，作者自己也提到了汉字文化圈的外围正在萎缩，但是文化圈的核心得到强化。汉字经过现代的整理，在中国国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周有光，1998：116）

第三点论断我的解读是自源性文字缺乏变革的动力，也没有发现成功变革的案例，比如汉字；他源性文字有不少成功变革的案例，如土耳其文字改革以及越南和韩国的文字改革。但这一点其实跟第二点可以联系起来看，他源性文字进入本民族后发现与本民族语言不是很匹配，从而发生变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汉字文化圈的外围正在萎缩的原因。那么，得到强化的中国汉字究竟有什么魔力长盛不衰的呢？

1.汉语、汉字是在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长期磨合形成的“超稳态结构”。汉字是形音义结合体，因此在汉语发展中汉字与汉语的语素或词是缠绕糅合在一起的。上古汉语单音词当家就是单字独用，中古之后双音合成是两字连用，近代汉语实词变为虚词和语缀，靠的是字义的虚化。这些都是汉字改善自身的音义和不同组合来适应词汇发展的需要，正是汉字的变化参与了汉语的演化，为汉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如龙，2018:388）

汉字的形、音、义和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之间，不论从结构关系上看还是从演变过程中看，都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并因而形成了种种复杂的关系。就整体而言，不论古今南北、不论口头或书面、不论是静态的结构还是动态的应用，汉语都是“字”和“辞”构成的，单音节的“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作为单音词，始终是词汇系统的核心，字的音义之间互动而共变，衍生了大量语义明确的单音词或语素；“辞”是言语应用的单位，可短可长，长短相间，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按照多音连读的音变规则，衍生为词组，按照句调的要求组成语句和篇章。不论是字的变异还是辞的组合，都以字、辞的意义为基础：字义复合成词，词义组合为语，虚实的词语按语义语法和相应的语序结合成句，语句也以语用意义关系构成篇章。这就是汉语独有的字辞构造特征，也就是汉语的语法结构特征。（李如龙，2018:263）

2.汉字是文字的形体（字符）系统和语言的音义系统的特殊而巧妙的重合。前一个系统属于文字，后一个系统属于语言。而拼音文字的音节拼音或音素拼音都没有与语言系统的这种结构重合和系统对应。字母拼写语言里的词完全是被动的、记录的，而汉字则参与汉语的词的构成、变化与演化。汉字是由笔画和部件组成的形音义的立体综合结构，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直接表示一定的意义；而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音节再与语义联系的线性分析结构，单个字母一般不与意义挂钩。由字母组成音节的拼音文字只是语言的外衣，形音义组成的汉字则成了语言的细胞，是可以听说读写的语言最小单位，字和意义相联系，而意义正是语言的生命。

很多时候或者在潜意识中，我们之所以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其实就是从汉字是语素这个层面上讲的，而不顾及其在造字法层面（表达相）是表音或表意的。下图的对比显示，汉字普遍不代表读音（虽然有时可以用来作为表音符号，如音译外来语等等），它不用来在其它所有这个读音的地方出现，它的意图不是表音的，它只是拥有一个读音而已，以便跟语言连接。

[image: image1.png][

DS AR 5|
BIRRA

e Eo

LAE ARt





国外使用过汉字的，只有日本因为汉字通过“训读”成为日语的语素，至今还藕断丝连，不得不保留着“当用汉字”。其它没有和当地语言深度结合的，就先后被放弃了，如越南和韩国。

3.汉字有“文白异读”两套读音体系，这是字音音类演变的现象，是世界其它语言所没有的。如果汉语不用汉字而用拼音文字来记录，也就无所谓异读；如果字音不是成系统的，也是无所谓异读的。所谓“文读”就是书面语的读音，诵读文章诗书时的读音；所谓“白读”就是平常说话的读音。“文读”实际就是通行全国的书面语的官方标准读音，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从前，真正的“普通话”就是汉字承载的书面语，是“书同文”克服了“语不同音”的障碍，它通行全国，对维系中国的统一有着独特的贡献。汉字跨越时空、跨越方言，让我们可以“跟古人对话”、跟不同方言的人交流，维护着国家语言文化的统一。汉字形体的稳定、字的核心意义的保持、唯独字音的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造就了这一举世无双的传奇。

汉语词汇的孳生分为文人的书面造词和大众的口语造词，如果汉字只能标音，书面造词是不可想象的。汉字以其形音义集于一体的独特优势，用语素合成的方式造出意义更加明确、更加丰富的双音节词，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汉语的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差异在世界语言中是出了名的，两大词汇源流是如何分化、如何形成各自的系统，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推动词汇发展的，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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